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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

喻　 珍

摘　 　 要： 叙利亚难民危机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黎巴嫩政府

对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治理发挥了最重要的主体作用。 黎巴嫩政府的叙

利亚难民治理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无限制准入政策阶段、有条件准入

和居留政策阶段，以及难民政策再调整阶段。 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治理受

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叙利亚难民危机对黎巴嫩经济与社会

的影响，黎巴嫩国内政党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和黎巴嫩国内分散化的国内

难民应对机制。 黎巴嫩地方政府和政党是难民治理问题重要的次国家参

与者。 联合国难民署作为主要的非国家治理主体和黎巴嫩政府就叙利亚

难民治理问题开展了广泛的协调合作。 当前，各治理参与者仍在争议叙利

亚难民危机的国际责任分担问题，并在叙利亚难民遣返问题上讨价还价，
阻碍了难民危机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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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５，０００ 名叙利亚公民从叙边境城市泰勒凯莱赫逃往黎巴嫩，标志着

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开始。① 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加剧，黎巴嫩成为叙利亚难民的第二

大接收国和世界第四大难民接收国。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数

量已高达 １００ 万，难民人口与本国人口比高达 １ ６。③ 作为中东地区叙利亚难民的主

要接收国之一，黎巴嫩对叙难民问题的治理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内学界对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难民危机对黎巴嫩的

影响，鲜有涉及黎巴嫩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治理；④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考察叙难民管理对黎巴嫩的影响⑤和叙难民在黎巴嫩的生存状况和福利问题⑥。 这

些成果主要聚焦难民的个人经验，但对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等对该问题的主

导作用，以及对黎巴嫩对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的内容、成因及影响等缺乏系统的

分析和研究。⑦ 本文主要探讨叙利亚难民问题在黎巴嫩的发展过程和黎政府相

关治理政策的演变、国内制约因素以及各行为体之间在该问题治理进程中的

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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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黎巴嫩政府治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进程

黎巴嫩尽管不是 １９５１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１９６７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

定书》两份有关国际难民机制基础文件的签署国，同时缺乏国内法来指导政府应对

难民问题，但黎政府批准了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是事实上的难民接收国。 黎巴嫩

因地理位置优势和文化包容性强而成为寻求避难人群理想的目的国，进而成为中东

地区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和中转国。 黎巴嫩接收难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１９４８ 年第一

次中东战争后，当时黎巴嫩共接收了 ４５ 万名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①以及约 ２

万名来自苏丹、伊拉克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②

叙利亚难民危机初期，黎巴嫩开放边界，无限制地接收叙利亚难民，使得进入黎

巴嫩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不断激增。 到 ２０１３ 年底，黎巴嫩已成为叙利亚难民的第一大

接收国，③至 ２０１６ 年底黎境内的叙难民人数已高达 １，００５，５０３ 名，④是否安置及如何

安置等问题成为黎巴嫩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

自 ２０１１ 年至今，黎巴嫩政府治理境内叙利亚难民问题的政策大致经历了宽松、

收紧、再调整三个阶段。

（一） 无限制开放边境接收叙利亚难民阶段（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黎巴嫩法律没有对“难民”进行明确界定，而是使用“流离失所者”的表述来指

代“难民”。⑤ 长期以来，黎政府坚持认为本国既不是庇护国，也不是难民最终的目

的地。 黎巴嫩国内所有的移民、难民以及寻求庇护的法律依据，都源于 １９６２ 年颁

布的《黎巴嫩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中有关政治避难的条款。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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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月 １７ 日。
“Ｗｈｏ Ｗｅ Ｈｅｌｐ，” ＵＮＨＣ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４９ｃ３６４６ｃ１１ｃ．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刘国福：《国际难民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６ 页。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 ／ ｐｄｆｉｄ ／ ４ｃ３ｃ６３０ｆ２．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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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黎叙两国长期以来保持一种机制化的“特殊关系”，①加之两国在 １９９３ 年签

署的《经济和社会合作及协调协议》规定，通过正式过境点进入黎巴嫩的叙利亚人，
可以获准六个月的居留权， 并可在一年内获得免费续期。② 因此，在叙利亚难民危

机爆发初期，黎巴嫩政府开放边界，让叙利亚难民自由进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黎巴嫩负

责管制外国人入境及其在黎巴嫩居住、流动和离境的安全总局允许十五岁以上的叙

利亚公民可支付 ２００ 美元的申请费用，将居住期限延长到十八个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黎安全总局允许叙利亚公民免费申请第三次为期六个月的居住和居留，这一规定将

叙利亚公民的合法居住时间延长到两年。③ 由于黎巴嫩政府一直坚持本国不是难民

庇护国，同时鉴于该国处理其境内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历史教训④，黎政府在准入叙

难民的同时，始终拒绝正式建立叙利亚难民营，也没有制定全国性的难民治理

政策。⑤

总体来说，最初黎巴嫩政府对叙利亚难民的政策使得近 １００ 万叙利亚难民得以

脱离叙内战环境。 但黎巴嫩缺乏全国性的难民治理政策，使得在该国境内的叙利亚

难民主要通过联合国难民署来进行登记注册，这些难民生活成本高昂，难以享受黎

国公共服务，同时也对黎本国居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二） 收紧叙难民准入与居留政策阶段（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４ 年初，黎巴嫩境内有 ９５ 万名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占当时黎人口总数的

２５％，但叙难民仍以每周 １．２ 万人的速度持续涌入。⑥ 这一情况引发了黎政府和社会

的忧虑，黎各派政治力量迅速达成共识：叙难民人数已超过其接收能力的临界点，难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叙特殊的双边关系主要表现为：１９４７ 年黎巴嫩独立之后，叙利亚长期未予承认。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后，叙
利亚军队一直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驻扎在黎巴嫩。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叙利亚宣布撤回其全部驻黎军队、安全

人员和军事装备。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叙黎两国正式建交。 参见“Ｓｙｒｉ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ｙ Ｂｅｅｎ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ｎａｎ Ｓａｙｓ，” ＵＮ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２３，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０５ ／ ０５ ／ １３８７１２⁃ｓｙｒｉ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ｈａｖｅ⁃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ｌｙ⁃ｂｅｅｎ⁃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ｌｅｂａｎｏｎ⁃ａｎｎａｎ⁃ｓａｙ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４ 日。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Ｓｙｒｉａｎ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ｙｒｌｅｂ．ｏｒｇ ／ ＳＤ０８ ／ ｍｓｆ ／ １５０７７５１４７４＿．ｐｄｆ，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ＵＮＨＣＲ，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ｐ． 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Ｈｏｕ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Ｌｅｂａｎｏｎ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大批巴勒斯坦人逃到黎巴嫩，这加剧了黎脆弱的国内局势，并成为之后以色列两

次入侵黎巴嫩的借口。 参见徐心辉：《列国志：黎巴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６７－７４ 页。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Ｎｏ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ａｍｐｓ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ｎｓ，”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Ｍａｒｃｈ １１，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ｆｏｒｍａｌ⁃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ａｍｐｓ⁃ｓｙｒｉａｎｓ⁃１５０３１００７３２１９００２．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ａｒ Ｂｒｕｎｔ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ｌｏｎｅ， Ｕ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ａｒｎｓ，” ＵＮ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４６４１７２⁃ｌｅｂａｎ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ｒ⁃ｂｒｕｎｔ⁃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ｃｒｉｓｉｓ⁃
ａｌｏｎｅ⁃ｕｎ⁃ｒｅｌｉｅｆ⁃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ｗａｒｎ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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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量的持续增加会威胁黎国家稳定。① 同年 ６ 月，黎政府发布加强边境管控，限制

叙利亚难民继续涌入的声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黎内阁批准了新的难民政策，黎政府随后发布新政策，即“十月政

策”。 该政策旨在实现三个主要目标：第一，阻止叙利亚难民进入黎巴嫩（特殊人道

主义事件除外），鼓励叙难民尽可能返回本国或前往其他国家，以减少在黎的难民人

数；第二，加强安全措施，如要求市政当局对难民身份进行普查和增强市政警力等；
第三，防止叙利亚人非法工作，但保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② 该政策通过后，黎政府

又采取了多项后续措施限制难民进入黎巴嫩，同时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居留政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黎巴嫩政府不断提高难民准入、居住和身份合法

化的门槛。 叙利亚公民只有在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个人停留目的证明文件后

才可能获准进入黎巴嫩。 黎安全总局发布的准入清单中不包括逃离武装冲突、暴力

或迫害并在黎巴嫩寻求安全的类别，所以叙公民或者通过提供符合已有类别要求的

文件，或者其身份得到黎巴嫩社会事务部确认后才被允许进入黎巴嫩。③ 该政策使

进入黎巴嫩的叙难民数量大幅减少。 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相比，２０１４ 年最后一个季度向

驻黎巴嫩的联合国难民署机构申请登记的叙难民数量锐减 ５６％，月申请登记量减少

了 ７８％。④

叙国内局势不断恶化后，在黎的叙利亚公民短期内无法返叙居住，而进入黎巴

嫩的叙公民仅有一年的合法居留时间，联合国难民署遂呼吁黎政府延长在黎的叙利

亚公民的停留期。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黎安全总局宣布，叙公民可以在不返回叙利亚以及

符合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在黎居住。 叙公民在黎居住一年后，可以选择离开黎巴嫩，
也可选择支付 ２００ 美元申请新的居留许可，否则将被逮捕、起诉或递解出境等。⑤

除要求缴纳费用外，黎巴嫩政府还细化了在黎的叙公民申请延长其临时居留期

限的相关文件，并要求房东将叙利亚人的任何近况通知黎安全总局；而居住在非正

规定居点的叙公民则必须向当地政府提供一份居住地点确认证明。⑥ 此外，在联合

国难民署登记的叙难民必须签订一份不在黎工作的承诺书；而未登记的叙利亚人必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Ｉｎｆｌｕｘ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Ｆａｎｓ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Ｓｏｍ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Ｔｉｍ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ｔｉｍｅ．ｃｏｍ ／
６７３６５ ／ ｉｎｆｌｕｘ⁃ｏｆ⁃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ｆａｎｓ⁃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ａ⁃ｉｎ⁃ｌｅｂａｎｏ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ＵＮＨＣ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ｐ． ３－ 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ｅｅｔ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ｒｏｉ ／ ｄｖ ／ ９５＿ｆｉｎａｌ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ｋｉｔ＿ ／ ９５＿ｆｉｎａｌ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ｋｉｔ＿ｅｎ．ｐｄｆ，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Ｉｂｉｄ．， ｐ． １１．
Ｉｂｉｄ．， ｐ． ４．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ＨＣ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ｍｅｅｔ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ｒｏｉ ／ ｄｖ ／ ９５＿ｆｉｎａｌ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ｋｉｔ＿ ／ ９５＿ｆｉｎａｌ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ｋｉｔ＿ｅ，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ＵＮＨＣＲ，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２．
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４５６０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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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有一名黎籍担保人对其负全部责任。①

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叙难民有能力支付办理居留许可证的费用，而且办理程

序繁琐、时间冗长，使得许多叙利亚难民无法提供新居留条例所要求的文件。 为

了获得黎巴嫩国民的担保，叙利亚难民可能需要额外支付 ５００ ～ １，０００ 美元的费

用，甚至因此陷入了人身依附和被剥削状态。② 与此同时，由于黎巴嫩制定了更

加严格的入境条件，叙难民更难以通过“先出境，后入境”的方式来延长其居住

期限。
随着叙利亚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黎巴嫩的上述政策使叙难民的境况更为糟

糕。③ 在黎登记在册的叙利亚难民中有 ５５．１％年龄低于 １８ 岁，７３．４％是妇女和 １２ 岁

以下的儿童。④ 上述群体较易受到暴力、剥削和伤害。 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联合发

布的《２０１７ 年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脆弱性评估报告》显示，因无法负担 ２００ 美元的

居留许可证办理费用，超过 ７４％的 １５ 岁以上受访者没有获得合法居留权，这也意味

着他们在面临被捕风险的同时，也无法登记结婚和生育后代，更无法在黎巴嫩合法

工作、接受医疗服务或教育。 ２０１７ 年，高达 ７６％的叙利亚难民家庭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⑤

（三） 难民治理政策的再调整（２０１７ 年至今）
２０１７ 年初，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对叙难民的援助力度，联合国难民署也不断敦促

黎巴嫩修改相关政策。 在此情况下，黎政府承诺放宽对叙难民的居留限制。 ２ 月 ７
日，黎安全总局宣布取消更新或延长居留证需要缴纳 ２００ 美元手续费的规定，但该项

规定只适用于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以前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登记的叙利亚难民，并不

包括通过非法途径进入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 非政府组织估计将近 ５０ 万叙利亚难

民被排除在外。 此外，黎巴嫩政府承诺将在叙利亚难民儿童教育问题上采取更为积

极的措施，允许所有在黎的叙利亚儿童进入黎公立学校就读。⑥ 但黎巴嫩政府至今

不愿承诺建立正式难民营和重新开放注册叙利亚难民等联合国难民署最为关注的

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合国难民署曾提出叙利亚难民问题的长久解决方案：第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ｊａ Ｊａｎｍｙｒ，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ｘｉｌｅ，” ｐ． ６９．
Ｉｂｉｄ．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ｏｆ Ａｂｕｓ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ｒｄａｎ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ｏｒｄａｎ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ｒｅｇｉｏｎ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ａｃｃｕｓｅｄ⁃ａｂｕｓｉｎｇ⁃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ＵＮＨＣＲ，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２．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ｅｎ ／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ｙｒｉａ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７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
ＵＮＨＣＲ， ＵＮＩＣＥＦ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２０１７，”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７， ｐ． ２，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ＶＡＳｙＲ％２０２０１７．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ＵＮＨＣＲ，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ｐｈｐ？Ｐａｇ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ｄ＝ １２２＆Ｉｄ＝ ２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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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安置，自愿返回叙利亚，以及庇护国的保护和援助，①但黎巴嫩各派政治势力一

致认为叙难民应该返回叙利亚。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 日，作为黎巴嫩真主党和“基地”组织

叙利亚分支“征服沙姆阵线”之间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超过 ７，７００ 名居住在黎巴嫩北

部的叙难民乘坐巴士返回叙利亚。 这是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黎巴嫩遣返

叙利亚难民人数最多的一次行动，标志着黎巴嫩对叙难民政策的再次转变。②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没有得到联合国难民署支持的情况下，黎巴嫩政府组织了近 ５００ 名

叙利亚难民从黎巴嫩西南部返回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西南部地区。③ 由于联合国难

民署等国际组织没有参与上述行动，外界对难民是否自愿选择离开以及他们在叙能

否得到应有的保护提出了质疑。

二、 黎巴嫩治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困境

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同时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

是黎巴嫩相对有限的国家治理能力。
（一） 黎巴嫩经济和社会供给能力不足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叙利亚难民的大量涌入对黎巴嫩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比较严重

的负面影响。
第一，叙利亚与黎巴嫩直接接壤，叙利亚冲突的外溢对黎巴嫩的宏观经济造成

了冲击。 仅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因叙利亚危机外溢导致黎巴嫩每年 ＧＤＰ 至少减少

２．９％，约合 ２６ 亿美元；难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也造成黎巴嫩维稳费用增加了 ２５ 亿美

元，黎巴嫩在健康、教育和社会安全等方面增加的额外支出约 ３．０８ 亿～３．４ 亿美元。④

第二，叙利亚难民问题给黎政府造成明显的财政压力。 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

电力、供水、环境卫生和市政服务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间，黎财政累计额外支出达 ５．８９ 亿美元。⑤ 在公共卫生领域，黎巴嫩为恢复到难民

危机爆发前的服务水平，分别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投入了 １．７７ 亿美元和 ３．０６ 亿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ＨＣＲ， “ Ｕｐｄａｔｅ：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ｐ． 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２．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６０２０１，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ｙｒ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Ｄｅ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０２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ｓｙｒｉａ⁃ｌｅｂａｎｏ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ｈｔｍｌ？ｍｃｕｂｚ＝ ３＆＿ｒ ＝ ０，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ｙ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１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ｍｉｄｅａｓｔ⁃ｃｒｉｓｉｓ⁃ｓｙｒｉａ⁃ｌｅｂａｎｏｎ ／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ｓｙｒｉａ⁃ｆｒｏｍ⁃ｌｅｂａｎｏｎ⁃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ＨＰ２Ｅ９，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ＭＮＡ／ ＬＢＮ⁃ＥＳＩＡ％２０ｏｆ％２０Ｓｙｒｉａｎ％２０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２０ＥＸ％２０ＳＵＭＭＡＲＹ％２０ＥＮＧＬＩＳＨ．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Ｉｂｉｄ．， ｐ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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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①

第三，叙利亚难民儿童的教学服务需求，不仅导致黎国巨大的财政支出，而且影

响了黎公共教育质量。 ２０１２ 年，４ 万名叙利亚儿童难民进入黎巴嫩的公立学校，导致

黎政府额外支出了 ２，９００ 万美元。 随着更多叙利亚难民拖家带口地涌入黎巴嫩，叙
利亚难民儿童在黎巴嫩公立学校注册的人数可能达到 １４ 万 ～１７ 万。 如果这一数字

达到 １７ 万，将占黎巴嫩公立学校学生人数的 ５７％。 ２０１３ 年黎巴嫩教育和高等教育

部花费了 １．８３ 亿美元来稳定教育系统。② 此外，难民还给黎巴嫩政府造成了社会压

力，尤其是难民儿童的持续涌入使得黎巴嫩必须防范童工、本国贫困问题等其他负

面社会后果。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有 １７ 万黎巴嫩人因为叙利亚难民危机而陷入贫困。③

（二） 黎国内各政党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存在分歧

黎巴嫩内战结束以来，黎国内各派别因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利益分配和战争遗

留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隔阂并没有结束。 在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问题上，黎巴嫩国

内各政党存在争议，但随着涌入该国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不断增长，黎国内各政党逐

渐在限制叙利亚难民入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２０１２ 年，黎巴嫩政府发布《巴卜达宣言》，强调“黎巴嫩应避开派系政治以及地

区和国际冲突”，坚持奉行“不卷入”叙利亚内战的政策。④ 但黎巴嫩议会内部对叙

利亚难民问题的争议不断，难以达成共识，外界批评黎巴嫩政府采取的是“没有政策

的政策”，就是这种争议的直接体现。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的前两年，黎巴嫩逊尼派

和什叶派政党都强调黎作为难民接收国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呼吁黎国内民众热

情对待叙利亚难民。 在黎叙边界村庄和亲叙利亚政党控制地区，叙利亚难民得到了

妥善安置。 但“黎巴嫩力量”、黎巴嫩长枪党和“自由爱国运动”等基督教政党明确反

对叙利亚难民在黎长期居留。 而黎巴嫩真主党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开始公开参与叙利亚

内战，进一步扩大了黎巴嫩国内的政治和教派等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国内各政党就叙利亚难民治理问题达成政治共识的时间

是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这段时间正值黎巴嫩陷入国内无国家元首、中央政府运转瘫痪

的政治僵局时期。 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和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的激增，黎国

内政治精英开始担心叙利亚难民问题将出现长期化趋势，并将打破黎巴嫩原有的教

派人口平衡，因此最初对叙利亚难民持欢迎态度的政党和政治家都逐渐改变了立

·０８·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ｐｐ． ６－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２０１３， ｐ．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ｓ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ＥＸＴ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Ｌｅｂａｎ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３．
ｐ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ｒｌｎａｍ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Ｌｅｂａｎ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 ４月 １４日。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６， ２１．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Ｂａａｂｄ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ｅｎ ／ ｖｉ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２６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Ｂａａｂｄ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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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黎巴嫩什叶派政党真主党也开始担心黎境内 １００ 多万叙利亚逊尼派难民与当地

同一教派居民的融合可能会威胁到什叶派在本国的政治影响力。 因此，黎巴嫩真主

党管辖的县市对叙利亚难民实行严格限制，如在叙利亚难民聚居地实行宵禁、加强

聚居区的军事管制等。 逊尼派政治家、两度出任黎巴嫩总理的米卡提也公开警告大

量叙利亚难民涌入可能带来的极端主义泛滥等安全问题①。 这导致黎巴嫩国内民意

开始转向反对叙利亚难民居留。 在黎巴嫩南部赛达和东北部贝卡地区，近 ８０％的受

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地区的教派平衡肯定会受到叙利亚难民的威胁。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后，黎巴嫩各界开始呼吁

制定遣返叙利亚难民的时间表。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黎巴嫩重组内阁建立临时政府，正
式打破了该国持续两年半的政治僵局，叙利亚难民问题成为新政府关注的重要事

务。 但黎巴嫩新政府没有在中央政府层面制定协调一致的具体应对政策，或采取可

操作的治理措施，只是停止了登记新的叙利亚难民。
（三） 黎巴嫩国内的难民应对机制

黎巴嫩国内没有统一的难民救助机制和管理机构，④具体的难民事务主要由地

方政府处理。 黎巴嫩国内的政治结构决定了难民问题治理的分散化特点。 ２００３ 年

以后，黎巴嫩政府在六个省划分的基础上新增了贝卡省和巴勒贝克—希尔米勒省。
黎巴嫩国内政治结构由此分成了四个层级：中央政府是最高层级，八个省份的地方

政府是次高层级，地缘辖区是第三层级，自治市和乡村是第四层级。
长期以来，黎巴嫩中央政府在难民问题上没有统一的应对政策和专项治理经

费。 因此，黎巴嫩国内对叙利亚难民的安置主要由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三个行政层

级的政府具体负责。 为应对叙利亚难民涌入造成的社会问题，黎巴嫩地方政府自主

制定对策，承担供水、电力、住房、社会管理等各项公共事务；而自治市、地方司法管

理办公室以及地方教育和健康管理机构则成为叙利亚难民的实际接收和管理机构。
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主要分布在八个省份，大多数叙利亚难民居住在黎巴嫩城

镇的私人出租房，或在私人土地上建立的非正规定居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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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Ｍｉｋａｔｉ，“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ａｒ，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ｓｔａｒ． ｃｏｍ． ｌｂ ／ Ｎｅｗ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２ ／ Ａｐｒ⁃３０ ／ １７１８８２⁃ｈｅｌｐｉｎｇ⁃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ｍｕｓｔ⁃ｎｏｔ⁃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ｍｉｋａｔｉ．ａｓｈ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６ 日。

Ｂｅｉｒ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Ｓｔｅｍ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ｅｒ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ｌｅｒ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ＳＲＳｙｒｉａｎ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ＥＮ＿２０１５．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６ 日。

Ｄｉｍａ Ｍａｈｄ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ａｔｒｉａｔｉｏｎ，” ＬＣＰ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ｃｐｓ⁃ｌｅｂａｎｏｎ．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５１８０９５６９１⁃ｌｃｐｓ＿ｂｒｉｅｆ＿３０．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Ｒａｂｉｈ Ｓｈｉｂｌｉ， “ 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ｒｕ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０ －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ｕｂ． ｅｄｕ． ｌｂ ／ ｉｆｉ ／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ａｌ＿ｃａｍｐ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ｉｆｉ＿ｐｃ＿ｕｎｒｗａ．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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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在黎巴嫩还可以自由流动，当时叙利亚难民主要集中在与叙利亚接壤的最北部

省份阿卡尔和东北部省份贝卡。

三、 黎巴嫩治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国际协调

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既是其国内政治问题，也属于国际社会应对叙利

亚难民危机的组成部分。 客观而言，联合国下属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和主要大国之间

的国际合作对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其他国家行为体通过提

供国际援助资金等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黎巴嫩政府的叙利亚难民政策。
（一） 联合国难民署与黎巴嫩政府的协调

联合国难民署自 １９６２ 年在黎巴嫩开展工作以来，主要负责对黎国内难民进行身

份登记和确定难民地位，并为所有在黎巴嫩的非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和寻求持久

的解决办法。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黎巴嫩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标
志着黎巴嫩在有效保护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不包括难民地位

认定、登记、居留，难民的工作权利以及持久解决办法等内容。① 必须指出的是，联合

国难民署在黎巴嫩的工作以后者的自愿配合为基础。
黎巴嫩在叙利亚难民危机初期无条件接收叙利亚难民的政策曾一度得到国际

社会的赞赏。 但随着涌入该国的叙利亚难民数量不断增加，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黎巴嫩

国内要求政府停止接收难民的呼声不断高涨，要求黎政府采取措施减少国内叙利亚

难民的人数。 黎巴嫩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联合国难民署保护难民权利和福祉的首要

行动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注册、安
置和福利等治理问题上。

联合国难民署在叙利亚难民身份认定上采用了灵活方式。 联合国难民署没有

发布过任何关于叙利亚难民地位的文件，但又把叙利亚平民的越境迁移描述为“难
民活动”。② 在实际登记过程中，鉴于叙利亚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联合国难民署基本

上认定所有在叙境外的叙利亚人都是难民，所以对进入黎巴嫩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

的拒签率极低（约 １．５％）。③ 而黎巴嫩政府表示只愿意接受那些生活在战区附近的

叙利亚人，并认为在黎巴嫩登记的叙利亚难民一旦返回叙利亚，就意味着他们不再

受到国内局势威胁。 ２０１４ 年，黎巴嫩政府要求联合国难民署将经常往返于两国边境

的叙利亚难民取消登记，并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底注销了 １２，３４５ 名叙利亚人的难民身份。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黎巴嫩登记的叙难民数量达到 １２０ 万人，黎巴嫩社会事务部要求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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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ＵＮＨＣ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２００４， ｐ． 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ｈｃｒ．ｏｒｇ ／ ３ｆｄ９ｃ６ａ１４．ｐｄｆ，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ｌ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ｆｗｏｒｌｄ．ｏｒｇ ／ ｄｏｃｉｄ ／ ４ｆｄ６０ｄｅｂ２．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Ｍａｊａ Ｊａｎｍｙｒ， “ＵＮＨＣ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ｐ． ３９６，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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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民署停止在黎注册新的叙利亚难民。①

“黎巴嫩危机应对计划”的启动和具体实施是联合国难民署与黎巴嫩政府在叙

难民问题上的另一个争议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作为中东地区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

“地区难民和恢复计划”的一部分，“黎巴嫩危机应对计划”是由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领

导、黎巴嫩危机小组的部长以及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开发署共同合作开展的计划。
该计划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扩大对黎巴嫩社会服务机构、公共部门的经济

投入，进而成为国际社会援助和支持黎巴嫩解决本国人民和叙利亚难民生存需要的关

键渠道。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黎巴嫩政府和联合国机构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但“黎巴

嫩危机应对计划”引发的争议在于该计划主要关注黎巴嫩的稳定和复原能力建设，而
不是人道主义救援，分散了黎巴嫩政府有限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资金缺口。②

（二） 叙利亚难民危机治理的国际责任分担及其争议

难民问题中的“负担分担”最早来自 １９５１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序言的第四

段，即“考虑到庇护权的给予可能使某些国家负担过重，并且考虑到联合国已经认识

到这一问题的国际范围和性质，因此，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就不能对此问题达成满意

的解决”③。 给予大规模难民庇护的国家，初期会面临在紧急情况下保护、援助难民

的直接成本，这些成本还将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④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随着难

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西方国家庇护政策的收紧，发展中国家在难民问题上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发展中国家向全世界约 ８６％的难民提供庇

护⑤，而发达国家则扮演主要援助者的角色。
在叙利亚难民治理的国际责任分担问题上，国际社会对出资援助叙利亚难民危

机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国际社会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了 １６６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６５％的资金流入到“叙利亚战略应对计划”与“叙利

亚地区难民和恢复计划”两个联合国的协调应对计划；４４％的援助资金通过联合国下

属的多边渠道，用于支持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和埃及四个叙利亚难民主要接受国。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全世界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中，除美

国、英国、欧盟、德国、加拿大、日本这些传统发达援助方外，科威特（９ 亿美元）、沙特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ｊａ Ｊａｎｍｙｒ， “ＵＮＨＣ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ｐ． ４０７－４０９．
Ｋｈｏｌｏｕｄ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Ｕ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ｃｔｏｒｓ，”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０－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ｆｉｌｅｓ ／
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ｕ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ｂａｎｏｎ⁃ｍａｎｓｏｕｒ．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５ 日。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 ｃｎ ／ ｗｘｚｌ ／ ｗｘｚｌ ／ ２０００⁃１２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２５．
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 日。

Ｔｈｏｍａｓ Ｇａｍｍｅｌｔｏｆｔ⁃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Ｎｉｋｏｌａｓ Ｆ． Ｔａ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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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亿美元）和阿联酋（４ 亿美元）分别排在世界第 ５ 位、第 ６ 位和第 ９ 位。①

２０１６ 年，英国、德国、挪威、科威特与联合国共同主办了叙利亚问题伦敦会议。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联合国和英国、德国、挪威、科威特、卡塔尔五国政府共同主办了第一次

“支持叙利亚和地区未来”布鲁塞尔国际会议，募集了 ６０ 亿美元用于 ２０１７ 年的人道

主义活动，３７ 亿美元用于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活动。③ 在这次国际募捐会议上，包括

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受援国是主要的资助对象。
和参与程度较高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认捐会议相比，发达国家在面临叙利亚难民

潮时明确希望将难民截流在中东地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欧洲国家的叙利亚难

民应对政策。 以叙利亚难民为主的中东、非洲难民群体以非法迁徙或递交庇护申请

等方式，外溢到了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也影响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国家。
仅 ２０１４ 年一年，发达国家就收到了 ８６．６ 万份庇护申请，比上一年增加了 ２６．９４ 万份，
增幅达 ４５％。④除意大利和希腊这两个中东、非洲难民到达欧洲的“门户国家”外，通
过地中海东线（从土耳其进入希腊）进入欧洲的难民数量急剧上升。 根据欧洲边境

和海岸警卫局的数据统计，仅 ２０１５ 年一年，就有８８５，３８６人通过这条路线进入欧洲，
是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４ 倍。⑤ 为敦促土耳其政府加强对边境偷渡的控制，经过三轮谈判，欧
盟和土耳其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达成“共同行动计划”，这被认为是欧洲试图管理其

脆弱的外部边境线的重要举措。 进入 ２０１６ 年第二季度后，从土耳其到达欧洲的所谓

“无序移民”从前一季度的１５３，９６７人骤降到８，８１８人。⑥ 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

家收紧了对叙利亚难民的接收政策，使得国际社会更加依赖土耳其、黎巴嫩等国在

接收叙利亚难民上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国际责任分担及其争议主要体现在接收主体和接

收数额的问题上；而对于黎巴嫩、土耳其等主要的叙利亚难民接收国，国际社会尤其

是主要援助国通过持续提供援助资金并不断加大援助承诺的方式，来换取这些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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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继续为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提供庇护或采取更宽松的难民政策。 例如，在 ２０１６ 年

的叙利亚问题伦敦会议上，黎巴嫩政府承诺取消针对叙利亚难民的 ２００ 美元居留证

手续费，并放松对于叙利亚人进入与黎巴嫩国民没有直接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限

制。①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黎巴嫩政府履行了取消居留证手续费的承诺。②

四、 结　 语

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是国际社会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重要组

成部分，相关治理实践不仅影响着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等难民接收国的生存状况，
也将为未来中东地区难民问题治理积累经验。 与西方媒体宣称的黎巴嫩政府在“损
害叙利亚难民福利”的观点相反，黎巴嫩虽然从 ２０１４ 年收紧了难民政策，但不能否

认该国作为难民治理的积极参与方承担了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巨大负担；叙利亚难民

在黎巴嫩脆弱的生存状况，与其说是黎巴嫩难民接收政策收紧所致，不如说是黎巴

嫩在叙利亚难民涌入后的整体脆弱状况所致。
叙利亚难民危机在黎巴嫩已持续 ７ 年多，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的极端贫困率不

断增加，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该数字已经超过 ７５％。③从 ２０１８ 年年初开始，黎巴嫩政府

计划以其面临不断加剧的国民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压力为由，与有关国际伙伴加紧磋

商遣返叙利亚难民的问题。④ 与此同时，黎巴嫩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及其他治理主

体就叙利亚局势的进展、遣返叙利亚难民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更多争议。 虽然现在

各利益攸关方还没有制定出关于遣返叙利亚难民的具体计划，但可以预见，黎巴嫩

政府将继续基于自愿原则来接收、安置叙利亚难民，并坚称不会成为叙利亚难民的

永久庇护国，因此遣返政策将是黎巴嫩政府未来叙利亚难民政策的重点。 在现有的

国际体系之下，国际难民治理机制的运行无法超越一个有能力和意愿保护自己国民的

政府。 因此，国际社会在向叙利亚难民提供援助的同时，必须切实有效地促成叙利亚国

内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和解、停止冲突，才有望结束这一轮的叙利亚难民危机。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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